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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話
說
﹁
神
行
太
保
﹂
戴
宗
奉
命
往
薊
州
，
尋

找
﹁
入
雲
龍
﹂
公
孫
勝
，
到
了
沂
縣
地
頭
，
遇

㠥
楊
林
。

楊
林
與
公
孫
勝
相
熟
，
數
月
前
曾
與
公
孫
勝

見
面
，
正
持
公
孫
勝
之
介
紹
信
往
投
梁
山
泊
入
夥
，

得
知
公
孫
勝
未
返
山
寨
，
便
陪
同
戴
宗
往
薊
州
找
公

孫
勝
。

二
人
行
到
一
個
名
叫
﹁
飲
︵
音
蔭
︶
馬
川
﹂
的
地

方
，
四
圍
高
山
，
中
間
一
條
驛
道
，
二
人
正
到
山
邊

過
，
忽
然
鑼
鳴
鼓
響
，
走
出
一
二
百
小
嘍
囉
，
領
頭

兩
條
好
漢
，
各
挺
一
條
朴
刀
，
攔
途
截
劫
。

楊
林
挺
㠥
筆
管
鎗
上
前
，
正
要
收
拾
對
方
，
對
方

領
頭
的
一
條
好
漢
叫
道
：
﹁
且
不
要
動
手
！
﹂
接
㠥

說
：
﹁
兀
的
不
是
楊
林
哥
哥
麼
？
﹂
楊
林
一
看
，
原

來
是
相
識
，
乃
請
過
戴
宗
，
介
紹
雙
方
認
識
。
這
兩

個
好
漢
；
與
楊
林
認
識
的
那
位
乃
蓋
天
軍
襄
陽
府
人

氏
，
姓
鄧
，
名
飛
，
因
為
雙
眼
赤
紅
，
江
湖
上
人
稱

﹁
火
眼
狻
猊
﹂，
能
使
一
條
鐵
鍊
。
另
一
條
好
漢
姓

孟
，
名
康
，
真
定
州
人
氏
，
善
造
大
小
船
隻
，
奉
命

造
大
船
押
送
花
石
綱
，
不
滿
提
調
官
催
併
責
罰
，
一

怒
之
下
，
殺
了
此
官
，
棄
家
逃
走
在
江
湖
綠
林
安

身
，
長
得
白
淨
，
一
身
好
肌
肉
，
人
稱
﹁
玉
幡
竿
孟

康
﹂。在

鄧
飛
的
引
見
下
，
戴
宗
、
楊
林
會
見
山
寨
頭
領

﹁
鐵
面
孔
目
﹂
裴
宣
。
裴
宣
原
是
六
案
孔
目
出
身
，
極

好
刀
筆
，
為
人
正
直
聰
明
，
分
毫
不
肯
苟
且
，
亦
會

拈
鎗
使
棒
，
舞
刀
掄
劍
，
遭
一
名
貪
官
尋
事
，
刺
配

沙
門
島
，
途
經
飲
馬
川
，
被
鄧
飛
救
上
山
，
因
裴
宣

年
紀
較
長
，
乃
尊
為
山
寨
之
主
。
鄧
飛
、
孟
康
和
裴

宣
在
戴
宗
游
說
下
，
有
心
入
夥
梁
山
泊
山
寨
，
加
上

楊
林
，
梁
山
泊
又
添
了
四
條
好
漢
。

︽
水
滸
傳
︾
一
百
零
八
條
好
漢
，
每
一
出
場
，
並

非
也
有
一
個
故
事
，
有
些
只
作
簡
單
的
介
紹
而
已
。

施
耐
庵
寫
︽
水
滸
傳
︾，
自
第
四
十
三
回
﹁
錦
豹
子

小
徑
逢
戴
宗
、
病
關
索
長
街
遇
石
秀
﹂，
進
入
另
一
高

潮
，
看
︽
水
滸
傳
︾，
從
這
一
回
開
始
，
必
須
細
心
閱

讀
。︽

水
滸
傳
︾
有
三
個
關
鍵
的
婦
人
，
一
個
是
閻
婆

惜
︵
音
錫
︶
；
一
個
是
潘
金
蓮
，
在
未
引
出
第
三
個

是
誰
之
前
，
先
看
看
發
生
甚
麼
事
。

戴
宗
、
楊
林
別
過
了
鄧
飛
、
孟
康
和
裴
宣
，
曉
行

夜
宿
，
來
到
薊
州
外
，
投
店
後
，
一
連
兩
日
四
出
打

探
公
孫
勝
行
蹤
，
但
沒
有
人
知
曉
。

既
然
楊
林
持
有
公
孫
勝
的
介
紹
信
上
梁
山
泊
寨
入

夥
，
何
解
會
找
不
㠥
公
孫
勝
？
著
書
人
顯
然
有
矛

盾
。第

三
日
，
戴
宗
、
楊
林
乃
入
城
打
探
。
二
人
行
到

一
條
大
街
，
只
見
遠
遠
的
有
一
隊
鼓
樂
，
擁
簇
㠥
一

個
人
而
來
。
戴
、
楊
二
人
立
足
觀
看
，
隊
伍
前
面
是

兩
個
小
牢
子
︵
獄
卒
︶，
一
個
馱
㠥
許
多
禮
物
花
紅
，

一
個
捧
㠥
若
干
緞
子
彩
繪
之
物
，
後
面
青
羅
傘
下
罩

㠥
一
個
押
獄
劊
子
。

此
人
姓
楊
、
名
雄
，
一
表
人
才
，
雙
眉
入
鬢
，
鳳

眼
朝
天
，
蓄
有
幾
根
細
細
髭
髯
，
練
有
一
身
好
武

藝
，
為
兩
院
押
獄
兼
充
市
曹
行
刑
劊
子
。
唯
是
面
皮

淡
黃
，
若
依
醫
書
說
，
面
黃
乃
患
黃
膽
病
，
人
稱

﹁
病
關
索
楊
雄
﹂。
剛
於
市
心
裡
決
刑
回
來
，
眾
相
識

與
掛
紅
賀
喜
，
送
回
家
去
。

︵
二
一
九
︶

日
前
赴
廣
州
參
加
校
友
的
年
度
聚
會
，

到
者
九
十
餘
人
，
都
是
七
老
八
十
的
了
。

我
在
會
上
作
了
簡
短
的
講
話
。

我
說
，
年
紀
大
了
，
心
理
狀
態
就
是
念

舊
、
思
親
愛
幼
。
念
舊
，
就
是
掛
念
五
、
六
十
年

共
事
的
老
教
工
和
我
教
過
的
老
校
友
。
思
親
就
是

要
來
探
望
兩
位
已
達
九
十
和
九
十
三
歲
已
離
休
的

哥
哥
。
愛
幼
就
是
很
高
興
今
年
新
添
了
一
位
小
孫

子
。
這
些
話
果
然
引
起
當
場
老
校
友
的
共
鳴
。

當
年
培
僑
中
學
創
校
不
久
，
辦
學
艱
難
。
老
同

事
們
都
知
道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末
五
十
年
代

初
，
愛
國
學
校
外
受
港
英
政
府
政
治
壓
迫
，
內
受

經
濟
來
源
不
足
的
困
擾
。
但
大
家
團
結
一
致
，
共

渡
時
艱
。
全
國
解
放
，
許
多
師
生
應
邀
回
內
地
參

加
建
設
，
學
校
更
增
添
師
資
缺
乏
的
危
機
。
但
種

種
困
難
，
都
不
足
以
阻
止
愛
國
學
校
前
進
。
六
十

多
年
來
，
培
養
了
不
少
人
才
，
散
布
本
港
及
海
內

外
，
而
學
校
也
在
香
港
回
歸
後
獲
得
發
展
。

我
的
兩
個
哥
哥
和
一
個
妹
妹
，
都
是
國
家
幹

部
，
現
已
離
休
，
住
在
廣
州
。
大
哥
九
十
三
歲
，

最
近
住
在
醫
院
，
我
去
探
望
他
。
精
神
還
好
，
住

在
單
人
套
間
病
房
，
甚
受
優
待
。

晚
上
與
留
在
廣
州
的
家
人
聚
餐
，
到
者
十
八

人
，
四
代
同
堂
。
大
哥
和
二
哥
都
已
有
曾
孫
，
老

人
家
見
到
曾
孫
，
笑
到
﹁
見
眉
唔
見
眼
﹂。
這
就

是
﹁
愛
幼
﹂
的
表
現
，
我
今
年
添
加
一
個
男
孫
，

心
情
也
是
一
樣
。

昨
日
一
位
老
校
友
王
德
彭
從
美
國
洛
杉
磯
來

信
，
充
滿
念
舊
感
情
。
他
在
信
首
說
：
﹁
惦
念
之

情
，
難
於
釋
懷
。
﹂，
又
說
：
﹁
人
人
都
說
夕
陽

無
限
好
，
但
我
們
只
覺
得
夕
陽
的
壓
迫
感
，
垂
垂

老
矣
。
﹂

上
世
紀
末
一
次
訪
美
，
曾
住
在
他
家
。
得
他
殷

勤
招
待
，
並
親
自
駕
車
導
遊
。
以
後
屢
次
來
信
，

邀
約
再
次
訪
美
，
並
可
住
他
的
大
宅
。
但
因
年

邁
，
近
年
已
不
敢
遠
行
，
何
況
美
國
入
境
檢
查
之

苛
，
令
人
卻
步
。
德
彭
老
弟
也
已
年
近
八
十
，
難

怪
他
說
：
﹁
抗
拒
不
了
衰
老
的
威
脅
。
﹂

﹁
每
逢
佳
節
倍
思
親
﹂，
同
時
﹁
每
逢
佳
節
倍

念
舊
﹂，
祝
大
家
新
年
快
樂
。

因
為
有
了
科
技
，
都
說
人
類
愈

來
愈
進
步
，
都
說
生
活
愈
來
愈
方

便
，
甚
至
有
說
地
球
已
經
成
為
平

的
了
。
但
是
，
實
際
情
況
如
何
？

我
家
裝
了
收
費
電
視
。
看
了
好
幾
年

之
後
，
有
一
天
發
覺
遙
控
器
失
靈
了
，

心
想
附
近
便
有
收
費
電
視
的
店
舖
，
天

天
都
在
做
推
廣
，
便
拿
㠥
故
障
的
遙
控

器
前
往
，
希
望
能
立
即
換
一
個
，
可
以

打
開
平
時
常
看
的
台
來
收
看
節
目
。
結

果
店
員
說
，
那
裡
沒
得
換
，
要
到
公
司

的
維
修
部
門
，
或
者
是
打
電
話
到
公

司
，
會
派
人
到
家
裡
來
更
換
。

當
然
是
直
奔
公
司
的
維
修
部
門
了
。

到
了
那
裡
，
答
案
是
也
不
能
換
，
要
打

電
話
，
會
派
人
到
家
裡
來
換
。
於
是
只

好
打
那
個
大
家
都
知
道
的
漫
長
的
電
話

了
，
先
是
報
上
身
份
證
字
號
，
然
後
廣

東
話
按
三
字
，
然
後
是
甚
麼
甚
麼
按
甚

麼
號
碼
，
好
不
容
易
接
通
了
營
業
主

任
，
又
再
要
報
一
次
身
份
證
字
號
，
告

訴
對
方
是
甚
麼
毛
病
，
告
訴
對
方
聯
絡

電
話
，
告
訴
對
方
家
裡
地
址
。
如
是
者

大
概
花
了
十
分
鐘
。

奇
怪
的
是
，
不
是
有
現
代
科
技
的
電

腦
嗎
？
電
腦
上
不
是
有
當
初
登
記
時
的

一
切
資
料
嗎
？
為
甚
麼
要
反
反
覆
覆
的

說
了
又
說
呢
？
而
且
最
後
的
結
果
是
，

要
等
到
第
二
天
才
能
派
人
到
府
更
換
。

那
我
當
天
不
能
使
用
遙
控
器
來
收
看
節

目
，
要
不
要
扣
回
繳
交
的
月
費
中
的
一

天
？
當
然
不
會
了
。

馬
上
可
以
做
到
的
事
，
自
己
願
意
親

自
前
往
去
辦
的
事
，
都
不
成
，
非
要
照

對
方
指
定
的
方
式
。
這
不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化
簡
為
繁
嗎
？
其
實
，
生
活
中
這
種

化
簡
為
繁
的
事
多
得
很
。
本
來
一
個
接

線
生
就
可
以
搞
掂
的
事
，
非
要
電
話
錄

音
來
處
理
，
一
分
鐘
的
事
就
要
花
上
十

分
鐘
。
本
來
直
接
繳
費
就
了
事
的
事
，

非
要
等
對
方
把
電
腦
資
料
處
理
好
了
才

能
完
事
。

唉
！
誰
說
科
技
帶
來
方
便
的
？
誰
說

地
球
是
平
的
？
化
簡
為
繁
的
結
果
，
不

但
增
加
不
便
，
而
且
讓
世
界
彎
曲
了
好

多
度
呢
！

月
前
寫
了
篇
︽
男
人
時
尚
︾，
有
年
輕

男
人
問
我
：
女
人
到
底
是
欣
賞
事
業
成

功
的
男
人
，
還
是
懂
得
生
活
的
男
人
？

說
實
在
的
，
我
不
是
這
方
面
的
專
家
，

我
只
是
喜
歡
觀
察
社
會
和
分
析
現
象
。
女
人

喜
歡
甚
麼
類
型
的
男
人
，
因
女
人
而
異
，
也

因
男
人
而
異
，
但
說
到
底
，
還
是
因
愛
而

異
。或

許
是
傳
統
文
化
的
長
期
影
響
，
東
方
男

人
不
太
注
重
生
活
成
就
，
香
港
男
人
也
不
例

外
。
在
香
港
，
適
婚
女
人
遠
較
男
人
多
，
女

人
的
生
活
能
力
也
很
強
，
大
部
分
也
願
意
跟

男
人
分
擔
生
活
開
支
，
但
香
港
男
人
還
是
垂

青
內
地
女
人
，
直
到
他
們
被
內
地
女
人
唾
棄

了
，
才
回
過
頭
發
現
香
港
女
人
的
﹁
好
﹂。

我
在
上
海
時
，
曾
認
識
一
位
由
香
港
公
司

派
去
工
作
的
男
人
，
身
邊
圍
繞
不
少
女
人
；

有
一
次
他
跟
我
說
：
﹁
你
想
想
，
我
不
過
每

個
月
給
她
幾
千
元
，
她
就
對
我
頂
禮
膜
拜
的

樣
子
，
不
但
溫
柔
得
很
，
也
把
家
務
打
掃
得

乾
乾
淨
淨
，
這
樣
的
女
人
，
香
港
有
嗎
？
﹂

但
我
問
他
：
那
你
為
何
不
跟
她
︵
們
︶
結

婚
？
他
說
：
缺
了
點
共
同
語
言
。

幾
個
月
前
，
我
在
香
港
重
遇
他
時
，
口
氣

完
全
變
了
樣
：
﹁
你
不
知
道
，
那
些
上
海
女

人
真
勢
利
，
知
道
我
丟
了
工
作
，
收
入
大

減
，
人
就
變
了
樣
，
馬
上
出
去
找
工
作
，
不

理
我
了
。
我
還
是
覺
得
香
港
女
人
好
。
﹂
我

問
他
：
你
可
曾
想
過
跟
人
家
結
婚
？
﹁
為
甚

麼
要
結
婚
？
我
只
需
要
她
的
照
顧
。
﹂
既
然

你
對
人
沒
有
承
諾
，
為
何
別
人
要
跟
你
﹁
同

甘
共
苦
﹂
呢
？

我
再
問
：
﹁
你
為
甚
麼
沒
想
到
：
她
出
去

工
作
是
為
了
分
擔
開
支
，
工
作
之
後
自
然
少

了
時
間
照
顧
你
，
你
就
不
能
趁
此
機
會
學
會

生
活
自
理
嗎
？
﹂
很
多
男
人
以
為
女
人
跟
他

在
一
起
是
為
了
錢
，
其
實
是
他
自
己
潛
意
識

中
就
用
錢
來
﹁
買
﹂
女
人
。

男
人
都
說
欣
賞
經
濟
獨
立
的
女
人
，
但
男

人
可
知
道
，
女
人
也
欣
賞
生
活
獨
立
的
男

人
，
尤
其
是
遇
到
挫
折
後
懂
得
自
我
調
適
的

男
人
。
在
現
代
都
市
，
各
種
生
活
用
品
齊

全
，
操
作
又
簡
便
，
理
論
上
男
人
應
比
女
人

更
易
學
會
那
些
﹁
機
械
家
務
助
理
﹂。
男
人
一

直
追
求
事
業
成
就
，
卻
往
往
忽
視
自
我
照
顧

的
能
力
，
那
其
實
是
他
的
生
活
成
就
呢
。

男人的生活成就

英
國
二
○
一
○
年
十
大
新
聞
，
英
皇

儲
夫
婦
座
駕
被
攔
、
儲
妃
被
木
棍
觸
及

受
驚
，
肯
定
上
榜
。

事
發
之
後
，
所
有
媒
體
均
顯
著
篇
幅

刊
登
儲
妃
花
容
失
色
照
片
，
更
使
世
人
震
驚

的
是
，
施
虐
暴
徒
並
非
街
頭
浪
人
，
而
是
最

高
學
府
的
大
學
生
，
糾
眾
上
街
集
結
示
威
的

理
由
是
抗
議
政
府
大
幅
增
加
學
費
。

大
學
生
暴
戾
失
格
，
丟
了
溫
文
容
忍
聞
名

的
英
國
人
的
臉
。
事
件
另
一
角
度
，
又
使
效

率
精
準
的
英
國
保
安
當
局
蒙
羞
，
明
知
區
內

有
群
眾
示
威
失
控
，
何
以
不
指
揮
皇
儲
座
駕

改
道
，
避
開
危
險
火
頭
？
皇
儲
夫
婦
既
然

﹁
狼
入
虎
口
﹂，
隨
從
護
衛
何
以
讓
他
們
孤
身

犯
禁
，
暴
徒
從
容
把
木
棍
伸
入
車
廂
觸
及
皇

儲
妃
？

英
國
保
安
當
局
事
後
的
解
釋
越
描
越
黑
，

竟
然
是
因
為
在
示
威
區
執
法
者
通
訊
頻
道
與

皇
儲
保
鏢
隊
伍
不
同
，
無
法
遞
送
情
資
示

警
，
促
請
皇
儲
車
隊
改
道
。
曾
經
在
英
倫
受

訓
的
本
港
警
務
高
層
嘆
說
，
如
此
不
可
思
議

的
錯
誤
，
只
會
發
生
在
落
後
國
家
，
現
今
倫

敦
警
方
一
哥
，
赫
赫
有
名
，
很
難
想
像
在
他

治
下
有
如
此
羞
家
失
威
事
件
。
英
國
人
真
的

撞
邪
了
？

君
主
立
憲
使
政
治
穩
定
、
工
業
革
命
令
社

會
創
富
，
英
國
因
而
崛
起
稱
霸
世
界
多
個
世

紀
。
英
國
民
風
令
人
稱
善
的
還
是
他
們
溫
文

守
禮
，
處
事
圓
和
。

連
英
國
這
個
紳
士
國
度
的
明
日
棟
樑
也
上

街
濫
用
暴
力
，
令
人
擔
憂
世
風
日
下
，
人
心

不
古
。

中
外
古
今
智
者
減
少
社
會
磨
擦
不
安
的
手

段
，
不
外
兩
則
：
一
則
盡
量
滿
足
世
俗
物

慾
；
另
則
鼓
舞
宗
教
信
仰
，
使
物
慾
未
能
滿

足
的
人
，
轉
向
祈
求
來
世
補
償
。
當
今
年
輕

一
代
，
宗
教
信
仰
減
薄
，
競
相
追
求
物
慾
者

多
，
實
非
社
會
之
福
。

英國人撞了邪？

南音從來沒有在我的夢中出現，這讓我開始懷疑古
人說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僅僅為一種慰藉。友
人聽說，建議「追尋南音，須到泉州」。不是沒去過
泉州，然而，機緣不俱足，再怎麼期盼和渴望，也是
徒然。

這一日無意中旅行到泉州。傍晚的氣溫一般比白天
稍低，清爽涼快的秋日黃昏最適合悠然慢走，自作聰
明披件圍巾出去，沒想到中秋節前的泉州天氣鬱悶難
當，一到街頭即刻自動投降，邊脫掉圍巾邊聽當地朋
友解釋，這叫秋老虎。熱帶國家的來人，雖聽過秋天
可能出現老虎般的兇猛燠熱氣候，真正感受卻在此刻
汗流浹背的蒼茫暮色裡。

對於突如其來的這一場演講，飯後的節目如何安排
尚未確定，有人建議去中山路逛商場。觀光期間用來
走看大同小異的商業區，過於奢侈又復可惜，低聲詢
問帶路的張進禮同學，是否有個任由自己控制時間的
場所聽南音。

先是在廈門開兩天文學會，過後到南靖土樓采風，
接㠥應古大勇老師的邀請到泉州師範學院演講，師院
的領導及師生的熱情令海外客人感動於泉州人的親
切。

聽老人家說，泉州人喜歡客人來，家裡最好的茶，
最好的菜，都用來招待客人。晚飯在投宿的祥安酒店
用餐，桌上擺滿客人要求的「泉州小吃」。海蜇皮、
鹵豆乾、酸甜蘿蔔、香油拌海帶、麵線糊、海蠣煎、
白切雞、海參煲、豬腳、酸菜魚、油炸黃魚、土筍
凍、肉羹、炸醋肉、扁食、姜母鴨湯⋯⋯竟是一餐太
過豐富的「小吃」，讓數年前曾到泉州，品嚐過後回
想起來就饞涎欲滴的食慾得償所願。

廈門到泉州車程大約一小時，午餐後休息十分鐘開
始演講，從孫中山講堂出來順道參觀師院校園，接㠥
晚餐，酒醉飯飽略感疲憊，晚上的節目因此不想排得
太滿，卻對很久以來不可企及的南音充滿懷想。

作為泉州傳統音樂的南音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民
間音樂的一個品種。因保存得最豐富、最完整而被海
內外專家譽為「中國古典音樂的明珠」、「中國音樂
歷史的活化石」。泉州市文化局編印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圖典》中註明「是漢唐兩宋以來歷代中原移民南
遷，中原音樂進入泉州晉江流域與當地民間音樂相結
合而形成的一種歷史積澱。」遊客到泉州如不聽南
音，損失的不是南音，是遠道而來的旅人。

從廈門來的司機認不得路，在市中心的單行道上不
停繞圈子，一見華僑大廈附近有停車位，不太了解距
離也趕緊泊車。下車行經百源路，街邊貼有亮㠥明燈
的「泉州市城區主要街路示意圖」供行人尋路。一行
人俯首低頭，在裝腔作勢。「假裝是沒人帶路的遊
客。」同行的棉蘭作家林來榮說完大笑拍下照片。

「我們要去的地方叫府文廟。」走在前邊的張進禮
同學說，「在那兒聽南音，時間不受限制，隨時自由
出入。」旅遊的各種意外，偶爾讓人驚歎，或者叫人
惋惜，以平常心接受就好，步調舒緩走到府文廟，門
口竟是一大片空位極多的停車場。大家對㠥偌大空闊
的停車場相覷一笑。

泉州府文廟是一座延續千年、規模宏大的古建築，
集宋、元、明、清建築形式的精華，自古以來是泉州
教育文化至高的殿堂，2001年被中國國務院公佈為全
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文物局在全國文物
保護單位評選會上，評價指出泉州府文廟是江南地區
最大、規格也最高的孔廟。此時，逐漸黝暗下來的天
色，加上並不流爍的燈火，讓人看不清孔廟建築群的
壯觀宏偉，只見一片廣闊的地面上，綽綽暗影裡人群
晃晃，也許不同的建築物於同一時間，正在進行不一
樣的文化活動。這座演奏南音的木結構建築物，似個
面積比較小的廟堂。入口有三道門，地上鋪設長形石
板，廊前幾根圓木樑柱，木板牆上貼張紅紙，以大字
書寫「府文廟泉州南音樂府，南音唱腔、器樂演奏招
生」，另有小字說明於下。雕工精巧的橫樑上高懸㠥
紅色燈籠，從前廊往內望，只見裡邊燈光昏黃。戲台
下排排坐，像上課一般，擺㠥長桌和靠背的塑料椅，
後邊兩排椅子散散地置放。喝茶的觀眾不多，聽曲的
人倒有六分滿，男女老少皆有。燈影晃動下，年輕男
女專注傾聽，老人跟㠥拍子沉醉地搖頭晃腦。我有幾
分遲疑，擔心腳步聲騷擾了觀眾，邁㠥小步輕輕從上
頭貼㠥「迎祥納福」的橫批中間大門進去，表演舞台

在室內正中央。台不高，隔㠥薄薄幕簾後有「泉州南
音」四個大字。大字前邊坐㠥二男三女。男的衣㠥現
代化，是一般的普通上衣長褲；女的穿民裝上衣長
裙，各手持樂器。坐在中間的女歌者手上持把長長黃
穗帶紙扇，聽曲方知，這扇乃掌握節奏的拍板。坐在
歌者右邊彈奏的是琵琶和三弦。南音的琵琶叫南琶，
和敦煌壁畫上的飛天橫抱琵琶姿勢相仿，與北琶的豎
抱彈奏方式不同。左邊二人負責洞簫和二弦。南音的
洞簫有十目九節，長度嚴格規定為一尺八寸，故叫

「尺八」，和橫抱的南琶同屬唐朝形式和規制。曾有日
本南音音樂家到中國尋根，走遍全國，遍尋不獲，最
後覓到泉州來。

張進禮引領我們行至台前最靠近舞台的一張桌子，
坐在靠背扶手籐椅上，舒服地倚㠥聽曲子。玻璃桌上
擺有功夫茶茶具，小壺小杯，小火爐和小玻璃煮水
壺，家中開茶莊的張進禮為我們泡茶。

風扇徐徐轉動，茶香飄溢、涼風吹拂、曲子優雅，
這無限愜意的品茗聽曲夜晚是泉州的南音之夜。

一曲過後，換另一歌者上台。不一會，那剛自台上
下來有㠥粉紅面頰的女歌者，前來邀請我們過左側喝
茶處，原來恰逢人在現場的南音音樂社夏老師和潘老
師，見我們投入觀賞的神情，想與海外來人交流。

起源於唐，形成於宋的中原音樂，傳到福建閩南，
再同閩南地方音樂互相滲透融合，孕育出泉州南音。

《晉書．樂志》載：「相和，
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
者歌」，南音表演規矩至今仍
遵循㠥相和歌的形式。不只流
行於泉州市、閩南晉江、龍溪
和廈門市的南音，在東南亞的
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
印尼、日本，還有香港、澳
門、台灣地區，都有社團及鄉
親會館等，熱心組織非營利也
非專業，只為自娛自樂的南音
樂團。夏、潘兩位老師十多年
來巡迴東南亞各地教學，為發
揚南音藝術，為文化薪火傳承
不辭勞苦奔波。

這並非首次聽到南音。首回
聽曲，不知是南音，領略不出
它的美。那時尚未上小學，下

午的熱帶陽光明媚，是火焰般熾熱，祖父閉上眼睛，
表情陶醉。廳裡開㠥唱片，音樂旋律優美，聽不出歌
詞語意，只覺那歌者哼唱時一直拉長音調。與平常祖
輩說的泉州話不太相似。原來南音演唱是以標準的泉
州方言古語發音。閩南話來自古代中原的河洛語，南
音唱詞中很多詞彙還保留了古代河洛語的元素。跟㠥
祖父的唱片旋轉，就那樣聽㠥聽㠥長大，根本聽不
懂，但不知為何，南音對我卻有不可遏制的吸引力。
在海外出世生長，家中長輩一一逝世，久已不聞泉州
話，更遑論以河洛語唱出的南音。只聽得歌者語若幽
怨，又似氣怒，臨走前再回頭一看，屏幕上打兩行
字：「即會行來到此，你掠阮⋯⋯」我問泉州朋友這
話的意思，說「唱的是《昭君出塞》，意思是『這回
走到這裡來，你將我們⋯⋯』歌詞是在怨恨毛延壽拆
散她和元帝這對鴛鴦。」

失去固然痛苦，可生命有時亦有意外收穫。「這回
走到這裡來」，我們親耳聽了一段音樂歷史的活化
石，見識了古典音樂的明珠，那彷彿陌生又似熟悉的
唱腔和音調，撫慰了既是歸鄉亦是旅客的泉州人我。
歌曲未唱罷，從府文廟出來，不復見熙來攘往的人
潮，習習涼風撲面而來，周遭一片安詳寧靜，等待的
星星已在天空綻放，這確切是想像中的泉州秋天夜
晚。

那一夜，夢裡南音繚繞。

又添四好漢

每逢佳節倍念舊

韋基舜

琴台
客聚

南
北
朝
鮮
﹁
延
坪
島
﹂
之
戰
稍
告
一
段

落
，
總
算
暫
時
化
解
了
鄰
近
地
區
的
緊
張
氣

氛
。
然
而
最
高
興
的
，
也
許
是
一
眾
韓
國
演

藝
界
帥
哥
們
的
粉
絲
。

何
解
？
當
然
是
﹁
拉
壯
丁
﹂
的
問
題
！

事
關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爆
發
的
韓
戰
，
查
實
從

未
結
束
。
南
、
北
朝
鮮
至
今
都
只
是
簽
訂
了
﹁
停

戰
協
定
﹂
而
已
，
兩
地
政
府
並
未
有
達
成
和
約
，

所
以
在
技
術
上
，
彼
此
仍
處
於
﹁
戰
爭
狀
態
﹂。
因

此
，
只
要
其
中
一
方
發
動
攻
勢
，
停
火
近
六
十
載

的
戰
爭
隨
時
﹁
死
灰
復
燃
﹂
！
屆
時
，
一
眾
演
藝

明
星
均
有
機
會
被
召
上
戰
場
，
槍
炮
無
眼
、
子
彈

橫
飛
，
孰
生
孰
死
？
各
安
天
命
矣⋯

⋯

反
觀
香
港
﹁
壯
丁
﹂，
則
﹁
受
益
﹂
於
祖
國
的

﹁
護
蔭
﹂，
沒
有
當
兵
的
義
務
。
根
據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駐
軍
法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負
責
管
理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防
務
，
香
港
毋

須
向
中
央
上
繳
軍
費
，
便
可
獲
得
解
放
軍
保
護
。

此
外
，
香
港
駐
軍
亦
不
會
干
預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地
方
事
務
，
香
港
人
亦
用
不
㠥
去
參
軍
。

正
所
謂
，
有
權
利
必
有
義
務
，
坐
享
安
逸
的
香

港
人
，
因
此
也
沒
有
從
軍
的
﹁
權
利
﹂。

且
看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兵
役
法
︾
第
三
條
：

被
剝
奪
政
治
權
利
的
人
，
不
得
服
兵
役
。
可
見
，

﹁
當
兵
﹂
乃
是
國
民
的
權
利
，
並
不
是
隨
隨
便
便
可

以
順
手
拈
來
。
一
海
之
隔
的
台
灣
，
﹁
憲
法
﹂
亦

指
﹁
納
稅
﹂、
﹁
服
兵
役
﹂、
﹁
受
教
育
﹂
乃
是
人

民
的
三
種
義
務
，
由
此
證
明
，
服
兵
役
不
僅
是
為

了
守
土
護
疆
，
更
是
感
受
民
族
光
榮
的
﹁
機

會
﹂
！

二
戰
結
束
至
今
已
有
六
十
多
年
，
香
港
青
年
普

遍
都
過
㠥
安
穩
的
日
子
，
但
這
卻
衍
生
了
一
群
嬌

生
慣
養
、
恃
寵
生
驕
，
表
面
成
熟
但
內
裡
卻
長
不

大
的
﹁
港
童
﹂
和
﹁
少
爺
兵
﹂。
缺
乏
﹁
服
兵
役
﹂

的
機
會
，
等
同
欠
缺
了
鍛
煉
、
磨
練
、
調
教
、
修

正
的
機
會
，
香
港
要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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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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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
丁
﹂，
恐
怕

是
說
易
行
難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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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府文廟。 網上圖片


